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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杂剧商人形象变化看近代思潮萌芽
赵　冰

（哈尔滨广厦学院通识教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元代叙事性文学作品占据了早期元代文学的主流，存

世不多的元杂剧作品有着流光溢彩的文学价值，再现了当时社会

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在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当中，商人形象

不乏出现在杂剧作品中，从元代前期的北方杂剧作家到元代中后

期南迁的南方杂剧作家，商人形象是杂剧作家们创作中的点睛之

笔。正是由于社会变迁、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及文化需求等原因，

商人形象在杂剧作家笔下栩栩如生，其特征也随时代而变迁，并

逐渐展现近代思潮的萌芽，这也是元代社会独有的文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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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身份在古代社会是不被重视甚至受到歧视的。进入元代

社会，元代统治者将民族压迫政策进行到底，他们把国民分为蒙

古人、色目人、南人和汉人等四个上下等级，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

而当时元代社会的商人大多数都属于“色目人”，他们享有仅次

于“蒙古人”的优厚待遇。虽然地位有所上升，但在那些失志儒

生及书会才人看来，商人还是不如读书人有真才实学，仍然遭到

一些陈旧观念的鄙视。这也影响到了元代文学的内容和结构设置，

商人形象或以正末或以反派人物形式在南北方杂剧作家的作品中

展现，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勾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元杂剧作品中典型商人形象及其特征

（一）吝啬商人“贾仁”

在《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当中，郑廷玉笔下的贾仁是个悭吝、

虚伪、狠毒、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人物，透过作品中的贾仁形象，

看到了元代社会文人对于商人的看法。文人眼中的商人是虚伪的、

狠毒的、黑暗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是不能与读书和做学问的人

相提并论的，甚至是难以启齿去描述的。

郑廷玉在其作品《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当中这样塑造了贾仁：

“我往常间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今病重，左右是个死人了……（小

末云）若父亲有些好歹呵，你孩儿买一个好杉木棺材与父亲。（贾

仁云）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的甚么杉木、

柳木 ! 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 !”

其实，以贾仁形象为蓝本，衍生出来的吝啬商人形象在后世

作品中广为流传，明代徐复祚的《一文钱》作品当中，“卢挚”

就是典型的“贾仁”二号，大财主卢至虽家财万贯，由于他的吝啬，

让妻儿吃不饱饭，饥寒碌碌，自己却跑到佛家去骗饭吃，只为省

一顿饭钱。有一天卢挚兴致勃勃地出游，恰巧在路上捡了一文钱，

他谨慎地将这一文钱紧攥手中，舍不得将这一文钱花掉，后来实

在太饿了才决心“撒漫”一次，花一文钱买了几块芝麻糖，因为

芝麻个头小，可以数着吃、速度慢些吃。吃着吃着又怕被天上的

乌鸦发现叼走，于是他赶紧躲到山上一处非常隐蔽的连鸟也不拉

屎的地方去吃芝麻糖。这时巧遇西天帝释来度化，西天帝释扮成

和尚模样向其化缘，想讨要其手中的芝麻糖，卢挚舍不得将一文

钱买的芝麻糖给别人吃，和尚劝他应舍财济贫，卢挚仍不愿给予，

帝释于是将自己的酒壶给了卢挚，卢挚喝了酒后醉倒在山上，帝

释则穿上卢挚的衣服幻化为卢挚，回到卢挚家和其家人说，过去

自己为悭吝鬼上身，所以才会嗜财如命，现如今吝啬鬼已经被出

游途中偶遇的一位圣僧驱走，现在已经恢复真身，决定将家财的

一部分捐给寺庙，一部分分给村里的穷人，以此来宽慰自己之前

的行为，又告诉妻子，如果哪一天悭吝鬼又化为本人之形再来，

就用乱棍把他打走驱赶他。十天后，卢挚酒醒，昏昏沉沉回到家中，

还是一如既往地抠门吝啬，妻子见状，乱棍毒打，卢挚知道家财

散尽后，非常气愤而告之国王，又去祈求佛祖，最后卢挚幡然醒悟，

得知原来是楼庐迦尊者下凡，卢挚及妻子最终经过点化得以成佛。

明代杂剧作品《一文钱》当中的商人形象卢挚较元杂剧《看

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的商人贾仁，是有进步的，贾仁是一味地悭吝、

虚伪、狠毒、贪得无厌、自私自利，而卢挚最终得到了佛祖点化，

思想是有巨大转变的，最后得以成佛也是作为商人身份来说最好

的结局，这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作者对于商人形象和

地位看法的转变。

（二）丑恶暴发户“李大户”

《鲁大夫秋胡戏妻》李大户强抢秋胡之妻罗梅英的情节，首

先体现了元代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碰撞出的婚俗，李大

户这一丑恶坏商的形象是对元代社会黑暗现实的生动描写。李大

户“家中有钱财，有粮食，有田土，有金银，有宝钞，则少一个

标标致致的老婆”。于是他垂涎罗梅英，想要强抢骗占为妻。先

是用金钱诱惑梅英父亲以喝闲酒为由骗请秋胡母亲喝了“肯酒”，

又诱骗秋胡母接下了红绢。“酒是肯酒，这块红是红定。”即便

是罗梅英不搭允，李大户依然与梅英父亲罗大户合作逼婚，“（鼓

乐响，正旦做怒科，云）你等还不去呵，（李云）小娘子，你靠

前来，似我这般有铜钱的，村里再没两个。（正旦唱）我道你有

铜钱，则不如抱著铜钱睡！”在李大户与罗梅英的对话当中，处

处展现了李大户作为一个暴发户的丑恶嘴脸，同时，在李大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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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户的对话中，也让人对于商人思想感到唏嘘，为了个人利益，

亲生父亲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女儿改嫁，与暴发户一起谋略，坑害

女儿和婆婆，这是作者对于元代社会黑暗现实的写实，也是作者

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而出卖家人违反道德的无限嘲讽。

（三）卑鄙茶商“冯魁”

《苏晓卿月夜贩茶船》中的商人形象正是被塑造成反面角色

的冯魁，冯魁是一个破坏别人爱情的卑鄙小人，他在王实甫的笔

下重利轻情、夺人所爱、道德败坏。在他的身上显现了金钱的罪

恶和商人的丑恶，冯魁倚仗金钱买通鸨母，强行将苏晓卿骗上茶

船，导致苏晓卿与书生双渐不得重逢、生死两茫茫，其表现出来

的人性之卑鄙是作者王实甫极力在剧本中批判的。冯魁这等卑鄙

商人的贪财好色、阴险狠毒也在这部杂剧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而冯魁的形象也是当时元代社会商人形象在文人心中的标志性符

号，在文人眼中以至于文学作品当中，商人的卑鄙是随处可见的，

是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意义的。

诸如“冯魁”的形象还有《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当中的周舍。

汴梁城名妓宋引章一心要高攀，打算嫁给郑州花台子弟周舍，曾

与宋引章有口头婚约的书生安秀实听说了此事，心灰意冷无奈找

到了宋引章结拜的姐姐妓女赵盼儿，想让赵盼儿帮他劝劝宋引章

不要嫁给周舍，赵盼儿甚至周舍花心卑鄙，于是仗义应允帮忙规劝，

同时也劝说书生安秀实，“劝的省时，你休欢喜；劝不省时，休烦恼。”

于是赵盼儿找到宋引章，劝说其不要嫁给周舍，列举了周舍的种

种卑鄙行径，宋引章仍不听劝言，赵盼儿疑惑询问宋引章为什么

一定要嫁给周舍，宋引章说周舍夏季替其“打着扇”，冬季替其“温

铺盖儿”，她将这些行为看成是真心实意对待自己，赵盼儿见宋

引章心意已决劝说不成，于是和宋引章闹掰，告知宋引章若是今

后在周家受苦也不要告诉她，宋引章说：“我便有那该死的罪。

我也不来央告你。”此时周舍来到二人面前，赵盼儿当面讽刺了

周舍，宋引章于是跟着周舍回了郑州。回到郑州后，周舍本性暴

露，“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怕人笑话。”来到家

中，宋引章套被子不小心将自己套在被套里，周舍便拿棍棒打她，

宋引章封书信求救于赵盼儿，后期赵盼儿凭借聪明才智换取休书，

成功解救了姐妹宋引章，并让周舍受到了官府的杖刑。

“冯魁”和“周舍”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得到了灵魂的升华，

他们是当时社会商人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文人眼中“卑鄙”的代

名词，也是当时元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四）困惑商人“刘从善”

元代重视经济发展，推行有效的经济制度，在元代，漕运和

海运航线在元代最鼎盛时期已经扩展到了西亚地区，成为当时世

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连马可·波罗在其游记当中都说，“遍

地是黄金，到处是白银。”元代经济的发展归结于统治者不贱视

商业，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由于元代科

举时耕时辍，导致曾经一心准备科考的文人儒士改为经商，然而，

真正能够在商海当中谋取暴利的大多还是贵族及官僚阶级，一般

的普通小本商人只能一脚踏入商业边缘，一脚悬于生存之外，靠

自己的谋算和智慧与特权阶级分一杯羹，经商过程十分艰难。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刘从善人物幼年开始经商，“拼

着个仗剑提刀”“惮半点勤劳”，积累下万贯家财，是民间百姓

从草根转型为成功商人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一直对难以正视自己

的经商身份，时常困惑于“读书的志气豪，为商的度量小”，不

能用知识换取更大的利益和追求，因而对自身价值感到迷茫。刘

从善始终认为经商不如走仕途，有一种身为商人的自卑感，这个

人物具有两面性，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生存之道的同时，将自

己的老来无子归结为往年经商的亏心，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元代社

会底层文人们的普遍心态，这也是为什么有后来的刘从善散尽家

财行善济贫，最终将自己的财产妥善分配，感动了上天，最后小

妾顺利产子而归。这也是近代社会人类思潮进步的体现，商人看

见了钱财的单一性，有钱并不是万能的，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阶

级命运和内在需求，因而转变了观念，使自己的生活得以理想化。

作者武汉臣为济南人。钟嗣成在其《录鬼簿》当中将其列为“前

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行列，可见作者武汉臣为

元前期作家，在元前期近代思潮萌芽已经开始展现。

（五）觉醒商人“李实”

秦简夫在其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具有开创性地

成功塑造了“东堂老”李实的商人形象，在李实的身上，消弭了

“儒”“商”之间的对立，并且对好友扬州富商赵国器的儿子扬

州奴误入歧途苦心教诲，最后将赵国器委托其保管的遗产如数奉

还给扬州奴，并教导其重振家业。这是第一次有杂剧作家正面去

塑造一个重言诺的商人形象，在“东堂老”李实的背后，暗含了

元代社会对当时商业行为正当性的肯定。元代后期杂剧当中作家

们对商人形象的纯正面塑造，正是商人的觉醒，也是近代思潮萌

芽的出现，人们开始注重作品的哲理内涵，也开始对商业经济和

人性化相联系，而不再把商人作为讥讽和鞭挞的对象，跳出了固

有的封建思想维度。

后期以商人为主观视角的明清小说，也延续了东堂老李实的

思想定位，诸如《儒林外史》中周进的商人姐夫，他看到周进读

了几十年书，年近六十岁还未中秀才，极为穷困潦倒，在周进身

边的亲戚朋友都对其冷嘲热讽之时，商人姐夫却积极为他谋求生

计，不嫌他年逾六十，带着他一起做生意，提携他帮助自己做事。

在周进受尽周围的人言语暴力头撞号板之际，商人姐夫身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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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商人也都带着仁厚之心，带着商人的大气和仗义之势，给予了

周进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商人们聚集到一起主动拿出银子替他捐

了一个名号，最终助周进一臂之力，使他重拾信心，走上了从此

之后的考中举人、进士、荣升御史的飞黄腾达之路。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这部杂剧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让

社会对于商人从前的卑鄙、丑恶形象转化为了儒雅、大气、仗义

的形象，这是进步思潮的一次重大展现和飞跃。

二、元杂剧中典型商人形象设置的社会根源

我国古代历来重农抑商，商人身份在古代社会是不被重视甚

至受到歧视的。早在秦代伊始，统治阶级就开始推行农业政策，

将农耕立为“民本”，在当时，商人阶层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

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物品交易积累钱财，但按照社会的法令，是禁

止商人穿丝绸衣物、外出时是不允许乘坐华丽的车驾的，这种情

形也被世人称为“虽富无所芳华”。

在汉代，商人是不能为官的，并且不能以商人的身份置办田地，

他们的财产所得需要按期上报朝廷，按期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隐瞒个人所得、申报不实，一旦被人揭发，其全部个人所得

财产就要被朝廷没收，还会被罚发配戍边一年。到了魏晋南北朝，

延伸至隋唐时期，商人的身份依旧不能入朝为官。到中唐以后才

对其限制放宽。

临近宋代，商人较之前的朝代开始获得更多权利。社会各阶

层对商人的歧视程度有所降低，法令条款对商人的限制也开始有

所缓和。

元代时期，蒙古族统治者继续推行游牧民族统治一方的政策，

开始民族压迫，将当时的元代公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南人、

汉人等四个等级，其中以蒙古人地位最尊，汉人地位最低，商人

大多归属于“色目人”，地位较高，仅次于“蒙古人”。虽然地

位有所上升，但在那些失志儒生及书会才人看来，商人还是不如

读书人有真才实学，仍然遭到一些陈旧观念的鄙视。这也影响到

了元代文学的内容和结构设置，商人形象或以正末或以反派人物

形式在南北方杂剧作家的作品中频繁出现。

因此，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一般都被赋予了较强的伦理道德

色彩，伦理道德评判是元杂剧作家创作时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他们往往从儒家传统观念出发，将利与义对立起来，对商人作好

坏两面的简单评判。

三、从贱商到赞商——近代思潮的萌芽

元代商人的进步思潮从萌芽到觉醒，经历了一个从随波逐流

到自发觉悟的发展历程。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以

商为末”。这一传统观念反映在元杂剧的创作当中，即把商人角

色作为嘲笑和抵制的对象。而元代后期的杂剧创作出现了一部秦

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这部杂剧剧本第一次从正面的角

度塑造商人李实重情重义、诚恳守信的形象。从一定程度上也肯

定了李实以及浪子回头的扬州奴从事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在作品

中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商人经营艰难的深表同情。这是有悖于“抑

商”的传统观念的，它是与近代进步思潮的萌芽。东堂老李实并

不讳言追求金钱。因为他看透世态炎凉：“你有钱呵，三千剑客

由他们请；一会儿无金呵……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我

这般松宽的有，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东堂老鼓励和教诲扬州

奴应当通过正当途径和辛苦付出，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获取钱财，

进而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即提高社会地位，“咱也须要个干运

的这经营。”东堂老这段人物唱词，摒弃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的传统观念，为元代商人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要从实际出发，

辛勤劳作，锐意进取，体现了元代社会后期人们在人生观上的转

变和进步思潮的萌芽。

形式独特的元杂剧，以其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表达方式，

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设立，屹立在中国古代文学之林，绽放出

流光溢彩的光芒。其中各色商人的典型人物形象，更是使我们在

人物当中带有现实感地迅速了解了元代社会。他们的出现已经带

有了近代商业思想的发展变化，从李大户、冯魁这些卑鄙商人的

人物形象发展到刘从善、李实这样的“义商”，正是近代思潮萌

芽的体现，无论从商业思想层面，还是人性方面，元代社会都依

托文学作品体现进步思潮，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摆脱了以往的禁

锢思想，在文学作品中，商人的人性最终得到升华，商人从事的

商业活动也逐渐被文学作品所认可和赞扬，这正是这个历史时期

的时代特征，是元代从少数民族统治到民族统一的同化过程，商

人的形象地位逐渐摆脱了封建的束缚，化为了正义和进步思想的

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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